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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

纪念

怀念恩师王仲荦教授

1986 年初夏的一个晚上 ，

王仲荦教授在书房突发心肌梗

塞，再也没有醒来。我当时正在

复旦大学读书，惊悉噩耗，当夜

乘火车返回济南， 参加先生的

告别仪式。先生面色安详，如同

睡去。岁月流逝，先生伏案疾书

的形象，仍时时在我眼前重现。

先生的教诲，至今铭记在心。

一

先生祖籍浙江余姚， 号称

“文献名邦”， 他青年时代在上

海求学， 做了章太炎先生门下

弟子。 当时太炎先生表面上不

问政事，专心讲学，实际上仍然

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先生

从太炎先生那里既得了经学真

传， 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又受到爱国思想

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受业 6 年，

对先生以后的学术发展， 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先生首先是一位爱国者 ，

对祖国和民族有着深厚的感

情。 当年先生陪伴太炎师到苏

州和无锡讲授经学， 大家都以

为太炎先生在复古。 其实太炎

先生认为：多读经史可以“保国

性”。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恶

痛绝， 临终遗嘱说：“设有异族

入主中夏， 世世子孙毋食其官

禄。 ”对此，先生铭记在心，并传

授给我们这些晚辈。

先生的青年时代， 是在国

难和家难中度过的。抗战时期，

家乡被日军占领， 辗转流亡到

云南、重庆。 颠沛流离之中，他

手头只有一部 《资治通鉴》，躲

空袭警报时也带在身边。 苦难

的生活， 使他对乱世有切身的

体会， 也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

忧。 先生后来从事魏晋南北朝

隋唐史研究 ，熟读 《通鉴 》是一

个起因。

我曾请教先生： 为什么选

择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先

生给我讲了两点：一、魏晋南北

朝是一个动荡分裂的时代。 造

成这种动荡的原因， 过去归咎

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互相残杀 。

其实《尚书》中“取乱侮亡”的典

故最能说明问题 ，“一个国家 ，

一个政权， 如果内部安定团结

的话，无论敌人势力怎样强大，

也不见得会被消灭掉。 十六国

时期，前赵进攻前凉，前赵刘曜

有二十八万军队。 前凉张茂虽

然只有几万军队，但内部合睦，

使敌无隙可乘。 后来后赵主石

虎也动员了十多万军队进攻前

凉，还是攻不下来。 相反，兵力

虽然强大，如果内部充满矛盾，

像前秦主苻坚统率八十七万人

大举南下， 同只有八万人的晋

兵会战于淝水，也一败涂地。所

以，只要自己内部安定团结，别

人就不敢轻易欺侮自己。 这个

历史教训 ， 我们应该好好记

取。 ”这段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

肺腑之言，写进了《魏晋南北朝

史》的序言中。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最重

要的是史德。 只有品德高尚正

直的人 ， 才能写出不朽的著

作 。 十年动乱中 ，先生在中华

书局点校二十四史 。 客居京

华，耳闻目睹 “文革 ”的种种倒

行逆施和造成的危害 ，先生对

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十分担忧 。

他写下了许多诗篇 ， 或咏史 ，

或感事，表达他的内心感情。

1976 年清明节，他到天安

门广场看到群众悼念周总理 ，

声讨 “四人帮 ”的壮观场面 ，写

下《无题》一首：

天安门外花如雪，

烈士碑成堕泪碑。

总理有灵应喜甚，

中华个个好男儿。

当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

的消息传来， 先生为之精神振

奋。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又走上

了光明之路， 历史又掀开了新

的一页。 年底，先生又写了《送

丙辰年》一首：

山崩地坼史无前，

真是黄杨厄闰年。

云散苍梧人竭泪，

星乘箕尾杞忧天。

已闻西内诛韦武，

更喜尚冠迎汉宣。

新令初颁生业重，

伫看花柳满前川。

二

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

史的成就，为国内学术界公认。

我常常问起先生的治学方法 。

先生以为：治学应当有侧重，有

专长。但就研究历史来说，如果

自己划地为牢， 只读一个断代

的史籍，则是不应该的。他的治

学就曾走过漫长曲折的旅途。

青年时代， 先生喜爱中国

古典文学，18 岁就开始注 《西

昆酬唱集》。这是北宋杨亿等人

唱和的一本诗集， 诗中用典甚

多。为了注这部诗集，他广泛阅

读《毛诗》《左传》《史记》《汉书》

等几十部古籍和大部头类书

《初学记》《太平御览 》《佩文韵

府》等著作，从中寻觅出一条条

典故。

当时学术界整理国故的风

气，对先生也有影响。 1935 年，

开明书店印行了王伯祥先生编

辑的 《二十五史补编 》，汇集乾

嘉以来的学术成果。 先生年轻

气盛，开始着手编写《北周职官

志》（即《北周六典》）和《北周地

理志》。这两部长达百万字的初

稿，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的。当

年这些努力， 绝对没有任何功

利可言。 如果他去投考一个名

牌大学或出国留洋， 可能带来

更多的实惠。 但他没有考虑过

这些，只是对读书感到有乐趣。

先生晚年谈起这个过程， 感慨

地说：学业的基础，全靠青年时

代的努力。捷径是没有的，只有

老老实实地多读书，读懂书，才

能有所成就。

先生不仅博览群书 ，一些

重要史籍 ， 他是反复精读的 。

抗战时期在云南 、重庆 ，他手

头唯有一部《资治通鉴》。 读得

次数多了 ，越读越有味道 。 司

马光对史料的取舍和考异 ，起

到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的作

用 ，尤其是唐代历史 ，保存了

许多珍贵史料。 胡三省的注释

严密精当 ，为 《资治通鉴 》锦上

添花 。 我 1978 年投考先生的

研究生 ，口试完后他对我们这

些考生说 ：“要好好读 《资治通

鉴 》，我已经读了十八遍 ，现在

有问题还要查它 。 ”当时我们

都惊叹不已 ，后来先生著 《隋

唐五代史 》，案头一直摆着 《资

治通鉴》，随时翻阅。

先生的勤奋也体现在教学

上。 建国后他到青岛山东大学

历史系讲授魏南北朝隋唐史课

程，在很短时间内写成 80 万字

的讲义。 我问先生为何要写这

么厚的讲义，他风趣地说：我一

口上海话， 唯恐北方学生听不

懂，因而讲义写得详细，为的是

让学生真正学到东西。 先生的

敬业精神，由此可见。

先生在治学道路上从不满

足， 总是不知疲倦地吸收新资

料，探索新问题。晚年在修订和

撰写 《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

代史》两部大作时，正史、典章、

笔记 、碑刻 、文集 、出土文物等

方面的资料，都力求穷尽，不使

遗漏。 写唐代经济和中外交流

时， 山东大学图书馆刚好购买

了一套敦煌文书缩微胶卷。 先

生年事已高， 去图书馆五楼阅

读胶卷实在困难。 他写了一个

条子让我去找馆长， 请求特殊

照顾。 我从馆里借出他所需胶

卷和一部显微阅读器， 搬到他

的书桌上。 他不顾眼睛高度近

视，吃力地一边阅读，一边用笔

抄录。有一次读《慧超往五天竺

国传 》， 文书上的字迹模糊不

清，还有唐人自造的“简化字”。

他反复辨认， 直到这些字被一

一认清为止。

先生读书涉猎很广， 对材

料的收集也务求完备。 举例来

说：《隋唐五代史》 中写到唐代

水利，正文不过几千字。然而在

后面的注释中， 先生将 《新唐

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 》《唐

会要》《舆地纪胜》《读史方舆纪

要》 等书中所有关于唐代水利

设施的资料， 按年代排列了几

百条，长达数万字。又如写到唐

代行市， 书中列举了幽州范阳

郡的 20 多行，仅几十字。 从注

释中可以看到： 这些资料来源

是先生从《房山石经题记》中一

点一滴摘录出来的。 这又要花

费多少功夫！先生的勤奋，由此

可见。

三

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

刘统

王仲荦（1913—1986）

（下转 13 版）

当时学术界整理国故的风气，对先生也有影响。 1935年，开明书店印行了王伯祥先生编辑的《二十

五史补编》，汇集乾嘉以来的学术成果。 先生年轻气盛，开始着手编写《北周职官志》和《北周地理

志》。 当年这些努力，绝对没有任何功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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